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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马纯潇

关于《南渡北归》———
为了写中华史，才有了《南渡北归》

记者：岳老师，您最近刚刚出了《岳南大
中华史》，但是在聊新书之前我还是想先从

《南渡北归》聊起，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南
渡北归》就是岳南的标签。在《南渡北归》之前
您是作家岳南，《南渡北归》之后您就是著名
作家岳南了。这种看法对不对？请您谈一谈

《南渡北归》给您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岳南：十年前《南渡北归》三卷本出版发

行，引起媒体和读者关注，当时媒体做了大量
报道，记得我连着两个月基本没闲着，整天接
待记者或接受相关单位如大学与书店等邀请
演讲，最后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了，不得不
住院接受雾化治疗。

要说著名不著名，这事很难说清楚。记得
30年前我的《风雪定陵》出版时也曾引起过反
响，许多媒体报道或连载，1996年在台湾出版
时还获得十大好书奖。这个书在台北出版的
第二年，台湾有约30万人到北京昌平明十三
陵旅游参观，主要是看考古发掘的定陵地下
玄宫和万历帝后的棺椁与陪葬品等，其中大
部分是因为看了我的《风雪定陵》才专程去
的，你说我当时是“著名”还是“不著名”？

记者：您曾经说过最初写作是为了“赚酒
钱”，《南渡北归》使您多次登上作家富豪榜，
不知道为您赚了多少酒钱，是不是已经实现
了“茅台自由”？

岳南：在之前我曾对媒体说过，写《风雪
定陵》的原始动力是为了赚个酒钱，与朋友同
学一起喝个酒、聊个天。因为当时对考古这门
学问不懂，认为就是刨坟掘墓，比较热闹、神
秘，属于通俗文学范畴，既然是通俗文学就不
必认真对待，写一写，挣几个钱喝个酒就可以
了。但当进入这个领域后，发现压根儿不是那
么回事。考古与发掘遗址遗物特别是发掘大
型陵寝，这是一件很严肃、严谨、需要好多学
问的事，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因而，就对
这个事重视了，态度也端正了。

《南渡北归》这套书销量还算好，当年销
售了十几万套，我也拿到了版税收入，好像是
拿了185万元，在“中国作家富豪榜”中排第
17位。承蒙读者厚爱，现在这套书每年还保
持10万套的销量，总数超过100万套，接近
400万册。估计以后10年内还会保持这个销
量，再往后就不好说了。

至于“茅台自由”，一是我不想把钱浪费
在这个品牌的酒上，二是自身还很弱小，房子
的贷款与全家的生活必需品如汽车等花销也
很大，所谓“长安居，大不易”，在北京安家生活
也是如此，因而，隔三岔五能喝个北京产的“二
锅头”或家乡诸城产的“密州春”就不错了。

记者：看到有材料说，《南渡北归》实际上
是《岳南大中华史》写作过程中的产物，请您
谈谈这两部作品的关系。

岳南：是这样的。我自1990年在解放军艺
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开始涉猎田野考古题
材，之后的30年陆陆续续做着与考古题材有
关的访问、写作。2003年，我去了四川南部的
宜宾李庄镇访问。为什么去李庄呢？这是因为
我在多年的田野访问中，对遗址发掘的一些
问题产生了疑问，如这个土层为何判断是秦
汉之前的，这个陶罐为何断定是商前而不是
周后，这个建筑遗址为什么是唐代的不是宋
代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怎么得出的呢？考古
学者就告诉我：“这是我们老师教的，也是经
过实践证明了的。”我就问：“你的老师是谁？”
年轻一点的回答是夏鼐、苏秉琦、尹达等等，
老一些的则回答是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
思永、吴金鼎，甚至还有人回答是梁思成、林
徽因等人。我开始注意到他们的老师群体，后
来从资料上知道，这个群体在抗日战争期间
曾流亡到长沙、昆明，后来到四川宜宾李庄镇
待了六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才离开。这六年
可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六年，对学者们来说
也是最艰难的六年，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做学
问等等，我就萌生了去一探究竟的念头。经过
多年漫长的采访，就慢慢形成了《南渡北归》
的初稿。后来修改几次，经过八年的努力，总
算于2011年出版发行。

大家看到，《南渡北归》中有一大部分是描
写考古学家或与之相关的大师。前几年，我到

清华大学拜访杨振宁先生，他是当年西南联大的
学生，对当年那一群大师很熟，他就问我：“你是学
考古的？”我说：“不是。”他有些吃惊地说：“你的书
里怎么写了那么多考古学家？写得还很细，我还以
为你是学考古的呢。”这个问话，足以说明我最初
写的考古题材与《南渡北归》的关系了，到现在，我
也认为，考古学家这个群体是很为当年的知识分
子群体增色的，也为《南渡北归》增添了光彩。

关于《岳南大中华史》———
要是你以前见过，我还啰唆啥

记者：您之前已经出过多部写考古发掘、考
古遗址题材的作品，这部《岳南大中华史》和之前
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又有什么关联吗？

岳南：如果用戏剧打比方，之前的作品类似
独幕剧，人物、故事、唱词唱腔或布景都是独立
的，演完就谢幕了。而《岳南大中华史》则不同，它
是一个多幕剧或电视连续剧，每一幕都代表着一
个时代的文化或文明，当然也有故事。自人类的
起源猿人起，经智人—人—创造文化的人—创造
文明的人—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
民国，这样一路下来，用12个遗址遗物或帝王陵
寝连成一条线，就是大中华的历史。有人说这个
角度比较刁，以前没见过这个写法的，我说，那就
对了。以前见过，我还来啰唆啥。

记者：您曾经说过自己不是考古学家，那您
在写相关遗址或者发掘过程时，会去阅读相关的
考古发掘报告吗？您自己能看懂吗？您在写作过
程中，有没有类似“专业咨询顾问”的角色？

岳南：写作这类题材，一是采访，二是看发掘
资料，二者不可或缺。多数资料能看懂，遇到一些
技术性或专业性特别强的，要请教专家，比如碳
14这门技术的测年，比如古老的帛书、竹简文字
等，没有专家指导是不行的。我是随时向相关专
家请教，没有专业的“咨询顾问”。

关于考古文学———
避开莫言，沿着小道走下去

记者：从您当初的《风雪定陵》到《南渡北
归》，再到《岳南大中华史》，我一直有个疑惑，这
些作品到底属于什么体裁？它肯定不是学术著
作，也肯定不是小说，与报告文学接近但又不完
全像印象中的报告文学。您是怎么把自己的作品
归类的？当初《南渡北归》曾经落选鲁迅文学奖，
是不是与其体裁的“四不像”有关系？据说现在有

了“考古文学”这个名称，甚至有了相关组
织，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命名？

岳南：这个品种，用中国规范来
说应是纪实文学，用西方语言和规
范描述，应叫作非虚构文学。参评
鲁迅文学奖时，我报的是“报告文

学与纪实文学”项目，当年评选是位
列前十名的，后来落选了，据说与体

裁无关，而与内容有些关系。
有一个山东大学的评
委转告我，如果当
年拿第一部《南渡
北归》评选就会得
中。至于“考古文
学”之类，只是一
个 小 圈 子 的 叫
法，并不能代表
一个大的文学品
种，如当年的“寻
根文学”“知青文
学”等等一样，成
不了气候，很快
就会过去的。所
以，叫什么文学不
重要，重要的是以
文字表现作者眼中
的人与事。

记者：您当初上
过作家班，为什么没有
像其他大多数作家一
样写大家认为“正儿
八经”的小说，而是走
上了“考古文学”之
路？是因为觉得写小
说写不过你们邻县
的莫言，才另辟蹊
径？

岳南：是，像
大多数文学青年

一样，我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剧本，也发表了一
些，但都没成气候。1989年我由山东武警总队政
治部考入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那时
比我高两级的学长莫言已发表《红高粱》并引起
轰动，而另一位学长李存葆更是早就因《高山下
的花环》名声大噪，我思忖再三，认为诗歌、散文、
小说、剧本都不是我的强项，唯纪实类题材尚可
一试，或与同行争雄，于是开始以纪实文学为业，
着手创作《风雪定陵》，现在算来，已三十年矣，自
认为这一样式适合自己，于是决定继续沿此小道
走下去。

记者：不得不说，与您的考古文学作品相比，
《鬼吹灯》《盗墓笔记》等“盗墓文学”一样很火，甚
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请问您如何看待盗墓文
学？如果和盗墓文学打擂，您有信心获胜吗？

岳南：前些年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说是“厕
所文学”，于是有人不满意这种提法，现在我就不
再说了。但按文学类划分，一个是虚构的小说，一
个是非虚构的纪实，二者没有可比性，也就不存
在打什么擂台了。不管是什么文学样式，只要能
表达作者内心的情感，读者喜欢就好了。

记者：您如何看待眼下的考古热，又如何看待
自己的考古文学作品和考古热的关系？是您的作
品催生了考古热，还是考古热使您的作品更火了？

岳南：当下的考古热与时代大气候有关系，
并不是我的作品催生的，因为中国人要找到自
信，就必须从历史中去寻找，历史需要考古学的
证实，因而当考古学证实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
的强盛之后，反过来又催生了今天人们对民族文
化复兴的信心。如果说我的作品能火起来，与时
代与民族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记者：您作为作家写考古，和考古学者写考
古相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考古学者许宏说要
向您学习讲故事，也写更多畅销的作品，您看过
他的书吗？如果和他竞争您有信心获胜吗？

岳南：与考古学家写考古题材相比，我没有什
么优势，因为毕竟是外行，有些事非内行不能通解
和透解。我是摸着一些皮毛在写作，而像考古学家
许宏老师则是浸在内部写作，他更知道考古的分
寸，也能更好地把握每一个考古遗址的内容。我只
是善于讲一点故事，但故事谁都会讲，只是有些考
古学家不讲罢了。因而，如果我与许宏老师竞争，
完成是处于劣势的一方。或许可以说，我写的东西
过个十年二十年就过时了，没人读了，而许宏老师
写的东西再过五十年，甚至一百年都不过时，所
以，你提到许宏老师，我是很佩服的。我愿意在有
生之年向许先生学习，哪怕靠近一步也好。

记者：《岳南大中华史》之后，您还有什么写
作计划？

岳南：现在大家看到的《岳南大中华史》只是
一个开始，是一个粗线条的连接，细的方面和光
滑的线条并没有建立起来，如宋代、元代等朝代
就没有描述，这是由于一时找不到适合的有代表
性的遗址、遗物来加以阐述发挥，这个工作还要
做下去，准备采访考察50个左右的遗址，以考古
发掘的新材料，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文明史有
机地串联起来，从形式到内容确实是一部史书的
样子，估计整个《岳南大中华史》完成还需要四部
或更多。现在手头还有一部“国立剧专”的稿子在
撰写中，估计后年开始，就可转过身投入中华史
的访问写作中来了。要做完这个工作，计划需要
10年时间，即2031年可完成。

记者：您是诸城人，作为老乡想跟山东的读
者说点什么吗？

岳南：我今天的这点成就，是诸城以及山东
父老乡亲与部队领导，还有新闻界、文学界前辈
辛勤栽培的结果，我永远心怀感念。我30岁之前
是在家乡山东度过的，年轻时写点新闻报道，除
北京的报刊外，更多的是在《大众日报》《齐鲁晚
报》发表，《大众日报》的李瑞成等都是我的指导
老师。上世纪80年代，我与同事到青岛武警边防
部队采访，得知流亭机场一架客机起飞后前轮甩
掉，执勤的武警战士发现后立即报告，塔台指挥
立即通知飞机降落，从而避免了一场重大恶性事
故。这个事我们写成一篇新闻稿，在《齐鲁晚报》
头版头条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尽管这事过去许
多年了，我至今难以忘怀。

记者：能够感受到您对家乡的深厚感情，谢
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祝您新作大卖，也期待您下
一部作品尽早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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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一部《南渡北归》，作家岳南持续火了十年。日前，他回归自己
“考古文学”老本行，推出新作《岳南大中华史》。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这本书又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提出采访要求
后，具有浓厚家乡情结的岳南先生与记者“一聊如故”。说完《南渡北
归》，继续“东拉西扯”，就他的新作以及当下的考古热、考古文学等话
题，聊了个不亦乐乎。

岳岳南南近近照照

本本版版图图片片均均为为受受访访者者提提供供

岳南在昆明龙头村调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旧址。 岳南在昆明郊外调查西南联大教授当年租住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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